
開放文學  -- 歷代話本  -- 蟫史
卷之十七　連尾生吐胸中五嶽

　　金母晝見旗翻，坐猶虎尾；犖山春生襁負，眠則豬頭。論補天煉石之奇，不覺鼻端出火；懷布地成金之願，何能舌底生華。　

　青氣跪陳：「願率紅苗三百人，攻島賊自效。」侯壯之，命與魔妗款。青氣曰：「酋已孑然無偶，渠為明副參室中人，無再睹

理。前已矢言於甘使君之前矣。」侯歎息，令其隸賀蘭侯麾下，進搗群網城，青氣自去。木蘭獻密計曰：「智□當滅，而累敗不至
死者，恃其師啞喻所授之藏神盒也。請以吾二弟子飾島女惑之，彼胸中之黑業未完，頂上之朱霞將盡，第見可欲，當舍其身。吾暗

護弟子，乘間取其盒，砭師誘戰，針師設伏擒之，此妖可殲也。」侯與餘君，皆書空作「好」字。時索教諭以飛箋達，侯付餘君啟

之云：

　　曖孫呈事：瓘汙城臥病，奇功以讓隱裔。職宜戴罪者不一端，我喉猶念其前功，矜其後敗，封章入告，與隱裔俱賜五品頭銜，

寵莫大焉，恩難酬矣。前以騎尉告身，密給原子充，彼感激圖報。來信云：嚴賊近與梅賊爭契童有隙，梅移駐顯教島城，縱情獨

樂。日購中原善謳兒，配以蛋女為偶戲。近聞瓘汙城為官軍所收，求援於紅毛，約以舟師相濟，紅毛尚無報書。嚴恃妖僧剛上人之

術，時擾漢營，意欲自長群網城，不復與梅策應。職思此時，殆二賊將敗之機也；前木鎮勇略可任，請端以嚴事責之，海西侯率職

等進剿賊首，譬如怪鳥不同巢，弋取良易，狼狽相失，自不能進退，兩頭蛇之腰中斷，則頭皆可埋耳。惟侯與都台，一心運用，經

權變通，電掃雲驅，佇望三捷，謹呈請進止。

　　餘君謂侯曰：「索教諭真能用兵者，針砭二師，可與天女及其二弟子，先赴群網城，行前計，僕自與侯繼進。諸君坐披《四靈

圖》，無慮惡鱗漏網耳。」燭生告曰：「前出使之歐陽敏、東郭超，頃已報命麾下矣，乞詢之。」侯命入，長揖就坐。陳在紅毛

日，適梅颯彩徵其國兵會島中，其君復書，許為外應，實則給之。從某二人策也。梅賊若敗而投之，如執牢豕矣。侯大喜，將以佐

郎頭銜酬其勞。辭不受。餘君問前時同出使之上官雄，東野俊，可相值否？二人泫然曰：「均不辱命，歸途歿於颶風，舟者僅存一

人，歸告某舟也。」侯與餘君及燭生，各涕泗，奏請恤其家。二人長揖去。侯問餘君曰：「設賊不投紅毛，則奈何？」餘君答曰：

「不患賊之不外投，惟患我不能敗賊。」侯愕然。餘君曰：「賊黨十倍於王師，往往得地利，海西侯雖勇，望洋則驚。神策兵固

精，入險將困，非先奪之魄，何以取其顱？僕則必有道矣。」退入密室，呼解魚告之曰：「吾今世為大臣，來赴國難，汝當勉圖報

國，方不負吾。」魚惘然曰：「奴以身事主，不敢貳心，雖工妍笑，未親叱咤之項王；亦解清謳，不隸雅歌之徵虜。荷戈則無力，

草檄則無文，何以教之？俾溲勃之棄穢，見蓄醫人；檉椐之芟株，受裁匠氏也。」餘君曰：「聞梅賊喜新聲，耽外嬖，汝能潛入賊

巢，間賊心腹，令彼為處堂之燕雀，失水之蛟螭，吾自有策護汝還，不為賊害耳。」魚躍起，拜而言曰：「是則所能也，且不至失

身。」餘君曰：「國事至重，小節何兢兢耶。」遂出，送二師及木蘭師弟，指解魚謂木蘭曰：「是兒亦吾用計人也，天女盍護之往

來，如兩高弟乎？」木蘭諾曰：「昔范蠡存於越之宗，陳平解榮陽之厄。不出美人，中丞則不施閼伯之□，兼藉伍參之肉，攻瑕之
勝算，投餌之玄機，敢勿盡心，以期援手。」遂辭斛斯侯餘君及幕客，與慄兒魔妗，偕二師去。

　　出戟門，解魚請曰：「阿魚苦非健步，遑及神輪，有所以善追隨者，則幸矣。」針師曰：「是何難？但入吾袖中，悲歌一曲，

不翅御風行也。」魚視師袖中，彷彿人徑，牽裾延緣而入，即在山溪間。小憩石磴，見餘君與求博士自林中出，謂曰：「汝有顯教

城之行，吾與博士制新曲，須《大石調》歌之。」出譜相示，題曰《哭荊高》。博士囊中鐵笛一，弄音特高，魚按譜而謳云：

　　萬古聽風蕭，太無聊，仰天而嘯。攀於期仇也難報，太子丹心也徒勞，只博得燕人血染秦庭草，寒水滔滔。熱腸盡洗天將老，

莫誇年少，坐上衣冠都白了，竟千年變徵哭荊高。虎狼當日相遭，奈何嘗試屠狗刀，擲龍泉劍讀龍韜，便教舞陽亦作好兒曹。

　　歌畢，聞針師呼曰：「歌劇好，請出袖中矣。」餘君博士俱不見，踴身一躍，仍在針師前。木蘭曰：「吾送汝至梅賊營，當呼

為教師。」魚唯唯。木蘭變男形為梨園部長，挈解魚行。至顯教城，投逆旅，主人問：「何方佳子弟？來此都作吹簫客耶？」木蘭

曰：「遠道之人，聞大元帥延攬秀靈，故不惜希光望澤，甘蹈貿貿然之譏。」主人曰：「若以此兒進獻，如照十二乘之珠。易七城

之璧，不世珍寶，悅目豔心，大元帥樂不可支，見猶恨晚矣。某當為先容，得意時幸毋忘雄薦耳。」木蘭曰：「小弟子得伴食於群

兒，賢居停當騰聲於東道，倘邀一顧，終感三薰也。」其明日，主人詣梅言曰：「元帥為葉公之好龍耶！有龍陽之秀解魚，未能羅

而致之也，恐天下美人，皆為魚泣矣。」梅色動曰：「設命之來，而美不過人，汝不畏帑戮乎？」則叩頭曰：「人過美，薦賢者何

以贈之！」梅曰：「免門戶之傜，進咽喉之職，何如？」乃出引解魚入謁，將至虎皮座前，梅躍出，攜其手曰：「郎從幾重天上

來，毋棄我，隨風墮黑獄底，令我搔爬不著。」魚謝曰：「楚南之鄙人，少習聲調，規模粉娘，仰大元帥噓植秜華，敢以微軀為托

耳。」梅曰：「是何解人，攜郎來島？」對曰：「故教師東門□，導之誕登，奴得所師，自還中原也。」梅以金帛數事，命魚酬教
師，因與為別。魚至逆旅，陳梅蠱惑狀。木蘭笑曰：「阿魚好為之，吾自去策兩弟子。」出蘆管一枚，授魚曰：「事脫有急，向管

中訴，吾自知之。」魚跪請曰：「阿魚以不貳之身，侍中丞，永矢無玷，師有術相援否？」木蘭曰：「夫心，身之君也。心常清，

身自寧。故神仙有窒欲之丹，無避淫之□。」魚叩別，入梅帳中，來敦促者已數四矣。
　　木蘭盡以所酬金帛給主人，徑還群網島，二師迎曰：「袖中人已言鴆鳥之媒乎？女弟子迎其師未歸，倘相值也。」木蘭訝曰：

「吾不須迎，彼將奚適？為紫宮之一雄，而失漢皋之二女，孰是其愚也，果爾，吾往覓之。」二師皆匿笑，木蘭徑起居賀蘭侯，噩

青氣已侍側，謂木蘭曰：「天女一夕不見，亡卻明副參兩□室矣。針砭二師遣人物色，故知之。」木蘭曰：「失之東隅，收之桑
榆，豈無泉州故伎，以楂杯獻飲者乎？」賀蘭曰：「頃者北間有二蛋女，欲佐某飲興。某以斛斯侯同心滅賊，彼尚睽隔，未敢獨事

荒淫，命出帳伺傳呼也。天女其察之！」青氣以賀蘭命傳蛋女入，木蘭視之，覺粉白黛綠中，得未曾有。二蛋女前為木蘭禮曰：

「吾師從顯教城歸耶？」木蘭出晶鏡照之，則埰兒魔妗也。喜謂兩弟子曰：「二師為易形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遂告賀蘭曰：「乃知

逐水之桃花，曾是臨風之玉樹。傳衣傳缽，昔追弟子之分經；為雨為雲，今被仙人之借箸耳。」賀蘭起謝曰：「幸未有唐突，不見

罪尊師！」木蘭以二蛋女辭去。至嚴多稼帳外，命二人匿跡，自隱身入覘之。適多稼與剛上人話前夜事，剛曰：「餘述祖辱吾以三

木，吾故假迷香蕩其心，俾之耗神思，失機勢，雖三日而復其所，當不能治兵。點金點石二魔道偕來，力足困我，幸吾師授以立命

至寶，永保無虞。竊謂將軍若此憂勤，而大元帥漁獵冶男，遽離心德，曷以成大業乎？」多稼曰：「師不知此中之好，破國亡家而

不悔者，古大有人，我亦正坐此病。彼之才識，未必高過嚴先生也。抑有謔詞相叩者，人稱僧室其徒，師果何門之入，而不屑由

徑。」剛笑答曰：「曩者誠未能免俗，即今將軍與元帥力爭臠味，未嘗無長林豐草，見獵生喜之情。瞽聞之，二五妙合，非陰不

成。故大德持世，施濟先由配偶，至空門之學，毒龍亢悔，就燥則易滅，就濕則常生。吾願將軍易外為內，以其餘豔，波及緇流，

試看老僧，定不拘拘於戒律耳。」多稼曰：「自今閫外閨中，須共諮度。」呼其心腹賊諭曰：「近與上入議，無招媚重，而致妖

女。徵色之使，可易其規！」其心腹賊諾而去。

　　木蘭出謂二蛋女曰：「乘時用謀，須不為處女而為脫兔矣。」二蛋女請曰：「奉教以來，一湔舊污，返乎初白，設彼□糟之
豕，輒欲嘗醪，食葉之羊，從而齧竹，弟子實無善刀之能。吾師幸示完璧之道。」木蘭袖出絹紙，中畫仕女，身寸餘，而肌發芳

膩。豐柔自成，舉止非常，坐立時作。惟不聞笑言，授埰兒曰：「日則置之懷中，夕則呼以己名，少沃酒瀝，畫中人必能代汝執役

矣！」又以一丸授魔妗曰：「賊相犯，即吞此，能狎而不能染也。剛和尚死，便與謝姊揮雙戟出賊巢耳。此行乃平島賊之關鍵，二

弟子其慎之。」二蛋女拜辭。

　　木蘭自還，謝二師代飾之術，埰兒魔妗，裊裊入市中，遇島人四五輩，環問曰：「何方細娘？來新都覓寢食。」魔妗搖首指其

口。埰兒出紙筆書字曰：「蜀妓阿謝阿魔，恐不通土音，以筆對。」眾驚歎曰：「黃金白璧，獲者不勞，寶劍名琴，好之而聚。聞



大元帥求男。近得龍陽人解魚，今將軍求女，斯二美人翩來，非時數使然歟！」因亦書字云：「此間嚴將軍，正覓蜀姬未得。如願

侍戎幄，須易蛋服為蜀妝，又鉗口非禮，可為巴渝之音。將軍無勿解也。」埰兒乃為閩言曰：「煩為通使，入帳易衣。」眾大噱

曰：「彼鼓舌作吾輩語，亦頗可聽，狡哉！」此四五人，即木蘭所見多稼之心腹賊也。引二女伺帳外，進達前詞，多稼命易衣入，

剛密言曰：「漢營多謀，須防美人為諜，見面吾自知之。」二女迤邐入叩首，剛注視埰兒，謂多稼曰：「阿謝甚有理意，可令參

禪。」多稼曰：「師既悅之，請以侍禪席，我自擁阿魔耳。」剛曰：「雖然，吾竟自取，非輔道也。」魔妗曰：「事上人，亦將軍

帳中伎也，何畛域乎？」多稼喜曰：「阿摩真解語花，令我心癢欲死，師謂美人為諜。有諸？」剛曰：「斛斯貴餘述祖，以西施鄭

旦行成，將軍亦何必有遠圖，吾甘與阿謝入山，為比邱僧尼矣。」埰兒顰蹙曰：「夫吳越，兩敵國也。遂有文種行成之事。今朝廷

視島中叛民，如疥癬蟲，不直一刀圭藥。斛斯諸大臣，安用此下策為。故失言之咎，多由於不知量，竊為世人恥之。」剛斜睨而謝

曰：「女辯士，何乃蟻視海濱豪俊也。」

　　是夕，四人極歡宴。多稼乘酒興，攜魔妗入寢室。魔妗亟吞其丸，忽倒枕上死，鼻息奄然。多稼大驚，不識何疾，遣婢問埰

兒：「女伴之疾，向以何藥物治？」時埰兒方以所飲殘瀝酌畫中人，剛已臥幃中，摩厲須矣。即答多稼婢曰：「小妹向無此病，恐

中酒所致，待過厄時，勿藥自愈。嗣後酒過勿相近，終駭人也。」婢還以告，多稼歎息曰：「吾非痛飲，不足以起衰陽，美人惡

酒，無枕席緣矣。」仍與婢接，消酒力焉。魔妗夜半乃蘇，後多稼暇時，僅與昵語，竟不能玷其身。木蘭保護之力神也。埰兒潛匿

床後，以覘畫中人之代役，聲音笑貌，竟若分身。問剛曰：「上人平生，亦有意中人否？」剛曰：「明化醇之妾埰兒，與吾周旋旬

日，而不得遂所欲，至今不釋於懷，窮於數也。卿若與吾數盡，何畏圓寂耶！」又問曰：「上人戰陣必勇，何不速擒漢將，以報嚴

公？」剛曰：「漢營智謀人至多，苦無勝法，亦無死期，蓋恃有寶物藏吾真神也。」又問曰：「此時上人神在何處？」剛曰：「交

會竟夕，神依汝壺，存亡一時，神在吾盒。此中消息，與卿共之，聊以此持贈，但空盒無同心結耳！」遂出盒暗授，埰兒默祝曰：

「阿謝，速以盒轉贈我。」倏有纖手觸於旁，捫之，宛然是物也。埰兒掣之出房櫳，審視盒中如雞卵半分，作蔚藍色，乃堧啞喻丹

冶所成，莫名其寶。雞既鳴，畫中人仍入埰兒懷抱焉。剛欠伸起，謂埰兒曰：「卿何戒旦之□□耶？」答曰：「竊據半枕，實歉於
心，預啟上人蓄髮之年，執巾櫛以伺耳。」剛大饜足，出謝多稼而誇異之。多稼曰：「阿魔亦慧，而不勝』澤，有愧於阿謝之賢

勞。」魔妗曰：「將軍自有敵場，向塞井夷灶之區，而揮戈躍馬，甚非所宜也。」多稼亦快意。心腹賊進曰：「漢營有自稱故紅苗

王者，索上人戰。」多稼以驍賊千人出島，剛繼之，謂多稼曰：「昔噩青氣不見信任，固嘗銜之。今兵敗降漢，乃來島上揚威，將

軍請督陣，看縛之。」時紅苗二百人，奮勇搏戰，驍賊千人，殺傷過半。剛大叱前曰：「噩酋，顧此何地？而擅逞凶鋒。先曾奚落

吾，吾大度，尚不之校，茲敢藐島中無人，特就死地耶！」青氣答曰：「智瞽昔已無陽，今將喪元矣。」倚槍射剛，一發而中其

胛。剛不及用術，輒倒地。青氣以槍徑刺，多稼大呼：「窮酋毋得害吾師！」亦舉槍相抵。驍賊救剛起，掖還帳中，多稼力不敵青

氣，亦敗歸。視剛面黑黯，喘如牛，蓋青氣之矢，用苗中草藥煮其鏃也。多稼對之而泣。魔妗勸曰：「仙者不死，何戚乎？」命群

婢進酒卮，為將軍解愁，剛以手作勢，向埰兒索盒，埰兒扶之入內，以藏神盒送懷，剛扶病咒七遍云：

　　形壞神存，鬼母逃奔。千年不化隨混元，天蒼地黃，奠魄而安魂。不死尋吾□師尊，若死難尋□師尊。
　　咒畢，盒忽不見，剛氣絕焉。埰兒大駭，以告多稼，賊黨俱震恐。多稼命心腹人出營買埰具，二女暗約，將伺剛殯時，舉哀為

號，還報師命矣。埰兒入視剛屍，微聞壁中有呻吟起者，小語云：「噩酋且勿喜，阿謝且勿悲。吾生矣，同心盒在口中，探取之，

則神還殼也。」埰兒如言，啟其口，盒自喉際躍出，剛復生。坐起，埰兒大怖。剛以盒付之曰：「吾必碎青氣首，以報箭仇。出戰

時，仍還吾盒。」埰兒復喜，以告多稼，乃連飲三日，名曰不死宴。第四日，針砭二師索戰，剛自赴之。埰兒竊其藏神盒，以偽者

易之，剛不知也。徑出群網城，呼曰：「何物點金點石，敢與智瞽決勝負耶？」二師張左右翼以出。木蘭設伏海上，引龍君介士百

人，為蜃樓化雉之陣，按年月日時，以四蜃母領之：

　　年辰之母曰厲氏，月辰之母曰豐氏。

　　日辰之母曰庳氏，時辰之母曰咸氏。

　　日辰之母曰庳氏，時辰之母曰咸氏。砭師呼弟子六人，以石破旗七，立東南隅，針師呼弟子三人，以金埋旗八，立西北隅，二

師吐火為四面之羅，吸水為當頭之蓋。剛化兩金剛，持兩杵，一從西北隅入。針師弟子鐵錚、金鳴、錫鑾，三人呼曰：「剛和尚盍

視吾旗？」剛所化之金剛，望乾地倒。三人鼓勇擒之，瑟縮為木鐸，杵即其舌也。一從東南隅入，砭師弟子砰士、磕士、砉士、磐

士、宕士、磷士，六人喝曰：「石破矣，安得剛乎？」剛所化之金剛，掣一旗而舞，七旗裹之。由巽地騰起，八人自下呵氣，即墮

為石卵。杵乃小石筍焉。剛坐地大笑曰：「金埋不能埋，石破不可破。如智瞽何哉？」二師及群弟子皆叱曰：「自有破汝埋汝之

處，雖欲就噩王借茅庵延喘，何可得耶？」剛大吼，飛行至海上。四蜃母蹙之，樓閣四面，妖嬈倚雲，貝珠千層，綺麗成霧。剛歎

曰：「樓中冶容，雌雉所化，彼不予避，亦何為棄之？且有命在天，海間桑濮，於僧臘不宜有損折耳。」徑變海客，入北樓，與咸

氏狎。咸曰：「時未可也，盍視庳姊？」客入西樓，庳氏辭曰：「會合當以佳日。」入南樓，豐氏微顰曰：「是月也，屏惡客，況

入月乎？厲氏妹須子久矣。」客興極不可忍，入東樓，厲氏迎謂曰：「妾之待君也，亦有歷年，但妹不先姊，請召彼三氏至，均合

其歡，何如？」客哀懇曰：「誠在小妹，吾何能折柬招哉？」厲乃以蠡殼憑檻而吹，咸氏、豐氏、庳氏畢至，謂客曰：「一牡四

牝，眾寡不敵，以群老蚌而制一明珠，兒雖強，攝於母氣，能無怨乎？」客曰：「吾方借群陰煉孤陽，死且得所，不敵吾者，必碎

其蚌。」咸氏先與媾，奪其時命。庳氏繼之，日命絕矣。豐氏厲氏再繼之，年月命已歸於無何有之鄉。剛復其本形，取藏神盒，是

埰兒所化之假者，剛和尚魂魄悠揚去，尋其堧師尊云。多稼聞剛上人死，持槍出鬥，青氣亦持槍與戰，凡半日而擒多稼。賀蘭率神

策兵百人，收復群網城。賊中之埰兒，已與魔妗持兩戟出，殺多稼心腹賊十數人，與官兵接應。群網城出降之賊，幾及千人。剛上

人所染島女十二，頗習小術，各叱紙鳶遁去。二師投金石彈二枚擊之，鳶死，女墮地。分給降賊之渠，賀蘭乞針師為捷書，上斛斯

侯並餘撫軍。針師曰：「山中人強作露布，猶以鴝鵒舌學齄鼻參軍也，不可粲歟。」賀蘭曰：「他禽畢竟不能為也。」書云：

　　群網島偽將軍嚴多稼，附賊為亂，如梟獍之相濟，惡不可名言；虺蜴之互乘，毒從無避法。俾海內有枕戈之警，而寰中蒙遺幗

之羞。所賴天誘其衷，自貽伊戚，徒以蠅營之爭男嬖。遂如豺祭而兆內訌。其將敗也，倚妖僧為長城；其合誅也，賊重臣若反掌。

王師之怒有赫，元老之猶壯焉。某日，天女酈仲離，役使兩弟子兒魔妗，飾蛋女入賊營，兒乘間易智藏神盒，針砭二道人，設伏與

戰，引入海上。天女幻四蜃母，戮於樓中，多稼恃勇出戰，為故紅苗王噩青氣所擒。凡是膚功，均堪色變，謂妖不能死，而死於何

有之妖。多稼雲寇未可擒，竟擒以新降之寇。蛾眉雙戟，使大師無處藏神；蚌殼四樓，欲奇鬼為之奪命。敬德工於奪槊，終畀鄂

封；彥章枉自名槍，遂為唐虜。心腹賊芟夷殆盡，香粉人衝舉末由。謹獻囚一名，妖孽全骨，戰陣之圖五形，斬俘之冊二本。村莊

民物，不改舊觀；旌旆軍容，重瞻新象。嗚呼！攜來父老，無方招兒女之魂；望去骷髏，有幾築鯨鯢之觀。天討彰於一夕，人情快

以百年。此賊俘而彼賊之膽亦寒，前軍捷而後軍之機立應。敢以聞諸執事，希惟慰厥宸衷。年月日時，分兵攻群網島城，海西侯賀

蘭觀謹狀。

　　書畢，將遣使去。傳斛斯侯與餘撫軍率木宏綱至。賀蘭出迎，斛斯侯致謝曰：「吾固知海西成功之速也，」餘撫軍取諸懷中，

乃賀戰勝詩二首，木蘭詠之。賀蘭辭不敏。

　　麟閣崇名最上頭，乘風更度海山秋。

　　國家長治翻多難，膂力平添肯少休。

　　終許婦人禽宋萬，每忻列宿斬嚴尤。

　　占傜已報前師捷，要刻奇勛作酒籌。

　　【桑從事筮《易》知大師已克群網城近制軍中酒政皆彩克捷之事】



　　己力天功敢或貪？勝須輕百捷輕三。

　　賊迷魚在釜中泣，我度兵非紙上談。

　　不藉軍聲韓與范，何勞客號短同髯。

　　待消氛□天戈偃，競病詩成黯自慚。
　　砭師以捷書送斛斯撫軍，皆擊節曰：「天女之散花手筆耶？」賀蘭笑曰：「乃是點金者餘事。」二君咸動色，針師曰：「若令

張秘書為之，豈但有此。」語未竟，張弓脰求旃，與桑燭生皆至。各相見畢，撫軍曰：「從事斷爻詞云：『不耕獲，不蓄畲，』知

多稼無用矣，賊安能逃易象哉？」燭生曰：「求博士披《四靈圖》，僅露一虯，已遭割耳罰矣。乃張秘書之一麟一鶴一螺，合成靈

奇細三錦，俱不得徵，反為虯家所奪，以博士原非故弄禁部錦者，當時中丞謂秘書三錦，如群網城；博士一錦，乃以偏師破之也，

茲亦驗矣。」木宏綱進，謝噩青氣曰：「吾誓死克群網城，縛嚴多稼。君竟先我著鞭，為國家戮力。固無分彼此；然誓言具在，何

以對諸將士乎？」拔劍欲自絕。斛斯撫軍同勸曰：「故鎮切於報國，遽為烈士之殉名，第將士或蠢愚，以為嫉青氣之功也。」木大

呼曰：「若是，職何敢死耶？」斛斯侯命牽多稼至，青氣縛之數重，由劍山箭林。矛垣斧穴而入，詰以逼脅梅颯彩反狀，多稼自稱

無福為佐命之英，有心慕見危之士。撫軍怒曰：「狂悖之詞，先誅輔頰，青氣揮老拳鼓之。齒隨血落，尚支吾雲，逼反何據？」青

氣呼騎尉告身原子充證曰：「汝繒船黨最多，出與官騎敵，梅賊不欲害成大尹，汝拔劍詈曰：『不出圍城殺長官，吾先斷爾首。』

非逼脅而何？」多稼怒曰：「吸髓小奴，輒敢誣背上尊長，真鴇蛋之不若？」撫軍面微□。賀蘭吆喝曰：「受人之媚，反忌人之
忠，其口可惡，其尻可刑也。」命青氣用貫耳箭之半，插其臀孔。斛斯侯笑曰：「此可以報原騎尉矣！」復詰智瞽淫僧，聚而污

亂，可悉數其罪乎？多稼歎曰：「閩人嗜男窟，不及北人之兼收。」魔妗質之曰：「嚴將軍，尚識阿魔解語花否？我有疾，不能事

將軍，夕以婢替，智瞽十二，將軍倍焉。北人有是酣縱哉？」多稼不能辨，斛斯命取赤棒對刑之，名一百，實二巡矣。撫軍命懸竿

焚智瞽之屍，置多稼檻車中視之，火既舉，多稼閉其目。青氣以鞭撾之，未敢不仰面也。火將半，頂骨裂開，有小人不及尺，起於

雲際，聞有人說偈曰：

　　禿妥禿妥，休訶，休訶。我錯過，過錯我。龍剎那，沙蟲剎那。色落羅，羅空落火。羅空色火知來果。咦！婆蚌蚌婆，挫磨磨

挫剛呵呵。咄！剛呵，剛呵，大千蜾蠃生蓮朵。

　　隱隱見小人頂禮，向北飄忽，木蘭曰：「斯堧啞喻為詭偈以欺世人也。」二師曰：「剛和尚已幾於武皇之屍解矣，若迷復如此

生，必將下世與吾道角，劫埋安可窮乎？」斛斯命銼智瞽骨，雜牛馬揚其灰。多稼驚死檻車中，榼以水稍蘇，然已垂斃矣。急召屠

者支解之，以首級馳送京師。

　　是時梅賊在顯教島城，聞變，惶懼不知所為，惟惑乎契童，但竭生平歡，身命付之度外耳。解魚諧媚，可謂無雙，而交接之

場，不盡如梅意。有連珠兒者，其身善掌中舞，疊股伎倆，能人之所不能，梅璧之，視解魚有過無不及也。蓋解魚寵專房，名藉海

宇。珠兒故廬江郡人，本陳姓，世奉朝請，其翁以貪墨敗。珠兒十五歲，浪遊入粵，為艇客椎鑿，習時俗謳調，泛海投島中，亦由

解魚逆旅人以進。至是獻讒於梅曰：「原子充通書索教諭，得騎尉官，解魚羨慕不已，語予曰：『子充亦我輩，致身青雲，從寇不

如從王也。』予責以元帥愛汝，過於生身，安得為此妄語？魚□目曰：『若等不知死所，反責忠義之人何哉？』及嚴將軍被擄，與
子充對獄，言詞互抵！魚又罵曰，『多稼授首於子充，以報子充之捨身。宜矣，尚欲□罵耶？漢營惜未割其舌。』及將軍被磔，魚
暗泣曰：「原子充不先降，戮且波及矣。我羈縻於是，他日未必有完膚。』夫魚之心腹腎腸，不附元帥久矣。何不速驅之，免於原

騎尉之續。」梅聞言，毛髮倒立曰：「呸！無怪斯蛋之左撐右拄，不暢吾欲也。」呼使促之來。魚方念餘君，淚承於頤，見梅不及

飾。梅怒詰曰：「此急淚為誰設耶？」魚婉陳曰：「偶憶鄉里，不能忘兒情懷，大元帥愛甚掌肉，有何不遂，而為□惶之形？」梅
曰：「臭奴！既不戀我，亦不思家。惟以不如原子充私投漢營，賣主得騎尉為惆悵耳。我即若嚴將軍敗亡，誓不欲臭奴殉難，爾可

自去。」命左右褫其鮮衣豔瓘，逐去之。魚殊出不意，暗取蘆管，訴其事於木蘭。聞遙答云：「未可便歸，求佩刀自刺，彼必固

留，曲意綢繆之。盡得其虛實以報，吾自策汝歸也。」魚乃號泣墮地呼曰：「兒不能得元帥歡，以遭放棄，天下大矣，再無憐我之

人，不如速死！」徑自脫衣瓘，瑩體耀眸，就掣梅佩劍，左手欲自刎。梅驚且痛，奪劍擲地，抱魚置懷中而泣曰：「憨奴！爹自假

嗔耳，乃求死切切，視短小性命若兒戲耶！」回睇連珠兒曰：「廬江小兒，幾以舌劍，殺汝龍陽兄長矣。」珠兒笑曰：「解哥自元

帥腸胃中人，予知其根深蒂固，而姑以蜚語中傷之，冀有所撼，今而知不自量也。」向魚叩頭謝魚曰：「弟譖兄，兄亦不怨。嗣後

合歡床中，不分畛域，同傾心事主，不得當者，如兄自殺之例。」梅大悅，擁兩小於膝，命曰：「二子協和，吾早晚死亦可矣。」

　　是夕，為長枕大被之樂，梅謔珠兒曰：「魚兒來歸，混沌之竅，自我而鑿，汝猶小年，若駟馬之輕車熟路；則先我嘗試者，已

有幾賢。」珠兒昵曰：「解哥未嘗遇仙也，故元帥得其元。兒在粵東，曾為仙者所狎，故初與元帥接，不復作羞澀之態，實則一賢

耳。」魚問：「第所遇仙者，其器用如常人否？」珠兒曰：「視元帥戰械，直可包絡其二三，然稍得親炙，彌覺其甘，不似吾哥，

每舉必涕泗。」梅撫床而歎曰：「嗟乎！吾不得仙術，博二子之甘，宜為所鄙夷也。第仙者交珠郎，亦知珠郎為吾所交否？」珠兒

曰：「奚不知也。仙者姓名為連尾生，往來粵東西，楚南北，求得真龍而佐之，謂兒當承第一貴人精氣，官至侍中，故傳其地戶闔

辟之能，名曰裴航臼，愛兒而子之，爰易連姓。」魚獻謀曰：「連仙既知元帥為第一貴人，何不因珠弟以求其蹤，得奉為國師，拒

徵島之將，何憂乎斛斯賀蘭？何畏乎木蘭點金點石？」梅大喜，擁魚而贊曰：「佳兒一言，助爹成伯王之業，且因是厲吾戰械！」

珠兒曰：「厲械而不為所包絡，仙者當有真傳，如解哥之說，旁求此賢，兒亦有蹊徑。」梅復擁珠問曰：「何言之？」珠兒曰：

「仙者送兒來島中，曾云元帥知我，不當向草蘆三顧，從靜夜焚心香，我可自至。」梅曰：「吾心中那得好香？即有，如何剖心出

之？」珠兒曰：「仙者自授兒以心香三瓣，雲急而求仙援，此香盡人可焚也。故兒在兵戈中，不懼戕害。」魚問曰：「今夕何不取

香焚之？俾兄亦遇仙，或親炙焉，丐其甘處。」梅曰：「既有心香之舉，吾先洗兵，二子亦滌器。」於是各推枕起，沐浴逾時。俱

著淨服，珠兒探胸前絲囊拈出黑丸一。梅向空跪禱，然後焚於獸爐。又移時，天將曙矣，一鶴飛至，銜書一緘。珠兒開視之，云：

「兒主人需阿父甚殷，寅刻便來，帳中不宜囂矜，令敵窺測。」珠兒以示梅，島中號令如常，頭目無迓國師者。臨時，一冶容少

年，姿致嫵媚，紆步入帳。梅俯身門左，少年扶起，攜手入內寢。珠兒笑迎曰：「仙父，來何遲遲耶？」少年曰：「小兒饒舌，元

帥心香密傳，尾生貿然之來，深恐誤軍旅大事。」梅跪拜致詞曰：「粬肆小夫，為島民擁戴，前部戰歿，不旋踵將亡。先生幸有以

教之，救其水火，固其宗枋，島中額慶無任矣。」解魚亦稽首，執猶子禮。少年曰：「海上盛傳魚美人，見面尤信。」魚赧然曰：

「珠弟秀惠，魚何足苻之？」梅拜問先生淵源，及道法所際。少年曰：「尾生與已化之智瞽，同師張匜山人，為五斗正門，遠祖道

陵，近宗張魯。瞽見堧啞喻而悅之，更師左道，致為酈仲離輩，劉淵門徒，以詐力滅，尾生固將為瞽復仇，以報匜山人也，至尾生

自習之神智，雖師門有所不知不能，一則曰掌上九河，二則曰胸中五嶽，三則曰一發千鈞擔，四則曰八荒吾闥圖，精微廣大，庶幾

為宏道之人。建侯行師，無異牛刀之一割。元帥禮遇獨隆，略陳其概，幸無泄焉。」魚聞言忖曰：「連尾生之道高若是，吾撫軍何

以勝之？」取蘆管告木蘭。聞管中答曰：「亦與綢繆之。」問其所忌憚，魚私告於梅曰：「兒願以身侍國師，令其用法退敵，且傳

枕間秘也。」梅曰：「善乎兒之慧且勞也，爹何忍忘乎？」談次謂尾生曰：「魚也望先生如老子之龍，乞其雲雨，令威之鶴，願學

和鳴。若比於珠兒，賜之玉杵，使彼知魚之樂，而吾效雀之驅矣。」尾生喜曰：「珠還或可收焉，魚躍如何羨也。然野人之芹，非

以雲報；舅氏之贈，亦將致誠。請試其山中之技，復親於榻側之仁。以今夕行之，於畢生足矣。」

　　梅遣頭目布大幄，周遭列戟牆。島渠四人巡警，傳聞故鎮木宏綱帥大師圍島。梅患之。尾生談笑請曰：「斛斯貴賀蘭觀自來，

吾遣靈官攫之，擲帳下如肉傀儡，餘述祖善鬥雞而不能縛雞，只用小力士嗾之，入床下為郎輩執虎子。宏綱久為遊魂，搏兔不須全

力，元帥假十懦卒，供吾指揮，宏綱可擒也。」梅從之，以島人之孱弱者十名聽用。尾生授一物如，令首一人吹之。又出黑漆紗囊

各寸許，分授九人，誡曰：「汝十人突圍出，彼軍將必自來追，但一人吹孔，九人開囊，有所獲，則持歸紀功耳。」十人依其策，



開島城衝出。木果引百人追襲，首一人掉頭先回，吹聲如鬼號，風從地起，卷黑雲漲天，九人齊開紗囊，囊俱有一蠅虎躍出，倏忽

化為三白虎，三黑虎，三黃虎，大逾尋常。吞吐黑云為戲，兵卒倒地者，多為十人縛去。木大呼：「妖氛何足逞哉！」舉大刀截

虎，刀入虎腰腹不得脫。梅驅島人自後掩至，木立殺數人退營中，島勢大振。

　　是夜，番樂盡作，賓主酬酢之處，魚珠各入懷舉觴，尾生以水陸物產不足供饌，書篆數紙，就筵前咒之。空中來二人告曰：

「頃奉靈教，取獲玉女投壺之酒，又彩瑤圃諸蔬果，為下酒物，今並繳進。」即有玉缸盛酒置於庭中，蔬果之屬異形，紛陳缸右，

梅及魚珠共嘗之，覺飄然有衝舉意。飲啖既，偕入大幄坐。梅再拜請仙授，尾生曰：「嬉戲易能也。盍觀至道？」魚言曰：「胸中

五嶽之蘊，可得聞乎？」梅曰：「先生以爾故，必面命之，爹亦見知可矣！」尾生曰：「觀者無髮聲，但自遊戲。」三人諾之，尾

生趺坐氍毹中，解衣裸體，以手摹肚腹，嘿咒約百遍，臍中有聲，類金井轆轤。飯時，白雲滿室，梅與魚珠各相見，而不見尾生。

正驚疑間，雲淨處，不復在幄中，三人乃徙倚道院耳。一書生袖出一箋云：「世人擬崧高維岳之賦，惜不能指點之。」引三人出

眺，謂曰：「此嵩山少室前亭子也。」從之小憩，聞山後呼萬歲者三。書生曰：「當時以為天子巡幸，偶一聞之。方今聖明在上，

繼繼承承之際，無歲不呼，何揭竿之徒，自取湛族也？」梅惶愧汗浹，魚嘿然首肯焉。

　　有頃，山頂仙樂嚬亮，書生謂曰：「中嶽帝生天之辰，其駙馬都尉自華陰來，為婦翁壽，故宮中為是雅奏也。」三人意殊倦，

書生曰：「亭中臥佛石，何不高眠？」三人不覺就石臥，黑甜正酣，陡聞萬壑喧鄘，鬆聲豁夢，仰視所歷，非嵩少舊游，見偉丈夫

冠帶如秦時，叱三人曰：「蠻荒莠民，登岱何為者？」三人守尾生戒，不敢答一詞。丈夫後一隸呼曰：「謁吾主五大夫而不拜，可

乎？」三人同拜，丈夫顏霽，指示登日觀峰路，隸自隨去之。上峰頭，月初從海底湧出，聞有笑語者曰：「東海泱泱，東岱蒼蒼，

觀日者昌，見月者亡。」梅始知獲罪之深，天齊示讖，暗以手掐珠兒。珠搖手答之。三人尋下山路，天雞一聲，雷雨大作，下方彌

望，皆稽天巨浸焉。澎湃上湧，漸至林間，有大蛇浮水至，昂首直視，若欲手援。三人共挽其頸。惟恐皮質過膩滑，無把握處，烏

知頭骨稜起，拳毛繩繩，身手俱可維繫。三人暗喜，以為得真龍提挈也。未幾，蛇尾自捎其首，蛇首左右迎，復左右避，三人簸揚

於波濤，分無生理。蛇忽登岸。三人踴而下，乃在半岩中，仰不見巔，俯不見麓。遇樵者穿徑，不敢問道。樵者憐之，謂曰：「子

被魘久矣！斯地為天脊，所謂太行恒山也。死於游岳，徒為餒鬼，盍就吾食？」出芋魁數枚餉之。三人既不敢言，亦何能啖？樵者

笑曰：「□哉！拾芋作歌去。」三人迤邐沿山腰行，望見尾生在亭子坐，急奔就乞指迷，神思失據，忘乎不測之當前也。土崩石
裂，一落殆不止千丈強云：

　　絕憐剛惡是強梁，不敢先欽道德章。

　　運去已無續命縷，愁來轉乞返生香。

　　孤鳴千載祧陳勝，鳳至諸侯右楚狂。

　　封禪書成便焚卻，豈教漢武踵秦皇。

　　數峰何氏詮曰：

　　歌兒無信，繼之以尾生，連而及之。斯之謂連尾生也。

　　五嶽起方寸，塊壘未消也；胸中吐五嶽，志氣畢達矣。且一人胸中，括萬物而為功，融群情於不覺，何必五嶽之縱橫交錯，以

為如取如攜哉。尾生之在聖門，可云充實光輝矣。大而化，聖而神，未之能也。

　　虞紀四巡，不及中嶽，漢呼萬歲。惟在嵩山，禽慶遍遊，已極凌雲之想，非徒逐日之勞。尾生何人，奧衍若此，將胸中自吞夫

五嶽歟？抑五嶽實生於胸中歟？俱不可知。是可於瑪師鏡外，別成元著之超；亦能於織女機旁，故得又元之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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